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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殿上，文武百官人人歛目凝神，

聽著一位將領報告前方軍事急況，此將領身

材頎長、劍眉鷹眸，很是俊朗，他拉開嗓朗

聲道 :「啟稟皇上，此次戰爭也先積蓄實力
已久，先發制人，聯合兀良哈等部從遼東、

甘肅等三路進犯做為牽制，也先自己則親率

大軍兵發大同。大同官兵連連失利，塞外城

堡已全陷落，請皇上恕罪。」 玄黃姑絨地
毯一路鋪設直至上殿，偌大金燦龍椅矗立上

方，明英宗身著玄黃天子團龍袍、翼龍冠，

冠上明珠隨著英宗鐵青焦灼的臉色而突突亂

顫。王振站在龍椅側方，看著被這消息炸了

鍋的文武百官，嘴角隱隱噙著一絲笑，心

想 :「我身為進士，雖為人牽連仕途無望後，
自宮為太監，入宮侍奉太子講讀，好不容易

熬到太子當上皇帝，皇上年幼即位便將大權

交付與我，位極人臣，之前主動出兵挑釁瓦

刺，卻遭朝臣口誅筆伐制約我，而今區區一

個也先也敢來攻我大明，甚好，若我在此時

出兵攻韃，嘿嘿，明史上我王振必定可以名

垂千古啊！這些個只會搖筆桿子的書獃子，

如今是敵來攻我，爾等還會上奏指責我出兵

嗎？」

正統皇帝此時怒目而視，沉臉喝道 :「朕
已知曉，徐卿退下。」語畢，剛剛那位青年

將領徐霆應聲而退，正統橫著臉，睨了文武

百官一眼，說道 :「韃子在先帝永樂年間被

五十萬大軍掃蕩後，元氣大傷，已甚久不曾

進犯大明，此次也先聯合兀良哈攻打大同，

其心可誅！朕下令立刻派人兵援大同，人選

由兵部尚書鄘卿自訂。退朝！」

黃羅傘蓋緩緩飄去，退朝的官員按著

品秩也先後消失在殿上。

天子暖閣內，正統與王振正在細細商

議，正統皺著眉嘆了口氣道 :「此次也先來
勢洶洶，邊軍又頻頻戰敗，煩煞朕也。」王

振瞇著眼眸光一閃，不著痕跡笑著說 :「皇
上說得是，想當年我朝永樂皇帝先後五次親

征率兵出塞，重創韃靼、瓦刺二部，使其懼

大明國威，不敢造次再犯。」

正統皇帝抹上愁容，緊擰眉毛，嘆道 :
「先帝開疆拓土令朕望洋興嘆，難以及得萬

一，好生慚愧啊！」王振心裡ㄧ喜，連忙接

著說 :「老身倒不這麼認為，陛下您今若是
出兵，在危急之際攻下也先，蕩平大漠，不

啻是大展國威，必會和我朝洪武大帝、永樂

皇帝並駕齊驅，流芳千古，陛下何愁不及先

皇？」英宗的雙眼隨著王振的話熠熠發光，

熱血沸騰起來，才二十一歲的英宗本就血氣

未定，希望能夠創份佳績給子孫流傳，何況

此番話還是由自幼就極為信任的老師兼任弼

士的王振說出，那鼓舞的熱情更是不可言

喻，英宗興奮的說 :「先生說的一點都沒錯，

〈土木堡之變〉

第三名臺中二中　徐立庭

指導老師　楊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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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要做個文武雙全的皇帝，只是朝中諸位官

員反對親征的摺子必定少不了。」王振終於

說動皇上出兵，忙不迭的說 :「陛下毋須擔
憂，老身自會從中斡旋。」

正統和王振兩人，一君一臣，太監王

振姑且算臣，全都陷入了打韃子、宣國威、

震關外、掃漠北、留青史的憧憬裡，每一件

事都在腦內叫囂，在血液流動，兩人彷彿已

看見自己御著瓦刺鷹，騎著也先馬，在天蒼

蒼野茫茫的廣大草原裡翱翔、馳騁。

旌幡獵獵，戰甲鏗鏗，刀斧劍戟，森

然如林。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大

軍出京不下五十里，天空烏雲密佈，領兵吳

邪將軍喝令以旁邊地勢高聳適合避雨之處就

地紮營，其中一個將領隨後轉身走近中軍大

帳，通報進入帳中，一干文武大臣憂心忡忡

的在與王振爭吵，徐霆冷眼掃了一下，不屑

的哼了聲，他知道這次御駕親征絕對太倉促

了，以兩天時間備軍出師，沒有任何牽制與

安排的後備部隊，拿五十萬精銳當兒戲嗎？

等大臣走盡後，王振抬起頭，徐霆單

膝跪下行了軍禮後便問道 :「不知王公公有
何吩咐？」王振看著徐霆說 :「徐將軍，你
從前線來，又是宣府游擊將軍張起靈一手帶

出來的親兵，我要你領三百人，負責去前方

探測軍情。」徐霆愕然望著王振，好半晌才

問道：「這個……不是已經有負責情報的探

子了嗎？」王振不悅的撇撇嘴：「那是老跟

我唱反調的兵部尚書鄘野派去的，誰知道那

廝會耍啥花招。」人心不一，何能禦敵？徐

霆怒得似要咬碎銀牙才擠出一聲諾。

因連日大雨而泥濘不堪的路上，隱隱出

現一隊官兵，百來人的軍隊，明顯看出分為

三部份，最前方的騎兵人人手持長矛，腳駕

鐵騎，處在中間的步兵腰間配戴著朴刀，手

握火銃，兩人一組，輪流填裝武器，最後邊

的則是弓箭隊，腰上也配著朴刀。小隊人數

不多，但每人屏氣凝神，謹慎的觀察身旁的

景物與地形，無形的壓力與殺氣在只有沙沙

跫音的嚴謹軍紀中瀰漫，使人望而生怯，這

些是徐霆在領命之後，親自去營隊挑了三百

位和他一起從前線回來的士卒。徐霆騎著馬

在前方，霍然一道銀光閃入他眼，他揮揮手

派了個士卒去察看，原來前方有韃子軍緩緩

望這來，看樣子是要去攻打明軍的，徐霆一

驚，也先已經得密報了嗎？他趕緊派人回去

通報，自己領著兵馬繞到高處避著，那大軍

不下十萬人，人車如龍，黑壓壓一片，看了

就頭皮發麻，突然他瞧見了後頭裝載輜重的

車輛，又探頭看了眼前方的山凹地形，一個

大膽的想法勾勒在腦中，他迅速下了命令。

一俟韃子後軍進了山凹，早已埋伏在高

處的火銃手與弓箭手便發動暴雨梨花之擊打

得韃子措手不及，一邊發出呼嘯與怒號來壯

大聲勢，看見陷入偷襲的前軍，韃子中軍大

聲怒吼飛奔而去，突然不知是哪匹馬先發出

一聲哀鳴後倒地，一根根被泥濘遮掩的拒馬

直刺出來，第一波來不及煞車狠狠撞上了拒

馬，連人帶馬血肉模糊，後一批堪堪煞住，

地上卻露出各種彈片鐵釘等尖銳物，馬兒吃

痛嘶鳴倒地，全部撞成一團，已從前方快速

退下的明軍火銃手正死命甩著絆馬繩，另一

組則以火銃壓制韃子的騎射，弓箭手不斷發

出箭雨掩護同袍快速撤退；徐霆噙著冷笑，

坐下鐵騎飛奔如風，領著眾騎兵如猛虎出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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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向輜重車，前鋒騎兵平舉長矛，打馬如

飛，壓低重心，挾山倒海之勢衝殺進保護補

給的韃子軍裡，噗噗噗，長矛貫穿人體的聲

音隨著淒厲慘嚎一同響起，蠻橫的衝力撞翻

步兵，碗大的馬蹄毫不停留刨下，倒下的韃

子軍胸口頓時噴出一朵朵血花，突然一道黑

影挾著破空之勢襲來，徐霆反應極快，右腳

一盪、左腳一甩，踏著馬背往上一翻堪堪躲

過一枝利箭，見那韃子兵又要張弓搭箭，徐

霆駕著鐵騎迎上去，半空中至馬上躍起，左

手棄矛，右手順勢自腰間抽出鋼刀，仗著落

地之勢大喝一聲，雙手持刀硬生生將那弓箭

手從中劈開，溫熱的血如噴泉般灑滿臉上。

後方騎兵與敵軍仍在糾纏，徐霆下令盡量搗

壞輜重車，且要殲滅所有輜重隊的韃子兵，

自己和幾十個人輪番在糧草軍糧裡下毒，見

前邊韃子軍隊衝殺過來，徐霆當機下令撤

退。直到退回埋伏處，一想到韃子被毒死的

情形，望了後邊未損一兵一卒的小股偷襲情

報隊，徐霆爽朗的聲音笑響在軍中，久久迴

盪不去。

烈日之下，遠方道路上塵土飛揚，一

隊百人官兵快速奔來，領軍將領頭戴紅纓軍

盔，鎖子甲在陽光下閃耀著寒光，墨綠披風

被風吹得獵獵作響，左手持長槍，右手揣韁

繩，目如朗星、英姿颯爽，昂然駕著鐵騎，

背後那紀律森嚴的軍容更襯得前邊將帥卓爾

不凡，突然，那將領勒馬停下，後邊軍隊也

隨之止步，將領瞇起眼，看向前方一小黑

點，一抬手，後邊弓箭手拉弓搭箭，斂神看

著前方的人影，黑影飛奔而來，眨眼已不到

百碼，一個明朝幡旗隨風招展，那將領看清

了馬上人後便示意解除戒備，那明軍馬不停

蹄的狂奔，待到跟前，騎士猛的一拉韁繩，

馬嘶人立，一扭腰躍下馬背，那騎士大聲報

告：「校尉張宗宣見過徐將軍。」徐霆眼中

閃過一絲激賞，微笑道：「免禮，辛苦你了，

前邊可有新消息？」「報告將軍，敵軍在宣

府暫時受阻，王大人要您加快趕回去。」徐

霆皺起眉，不大樂意，前些日子韃子被毒死

三千人、約一千五百匹馬，餓死二千人，成

效不錯，孰知王振卻突然下令要他回軍，真

是莫名其妙。「我知道了，你先歸隊吧。」

看著後邊的部下，徐霆開始歸納一些

近期的情報，也先大軍已勢如破竹的南下 ,
那麼王振想必正忙著撤退吧？！那這最是緊

張的時刻不繼續掌握最新軍情而把自己叫回

去做啥呢？揣測不出有用的事情，徐霆煩悶

的一甩馬鞭。隊伍，行進得更快速了。

「王振瘋了！」這是徐霆此刻腦中唯一

的想法，當他風塵僕僕帶著情報小隊趕回去

時，看見的不是大批大批的官員擁護皇上進

入懷來城以避險；也不是大軍風風火火的撤

退回京；更不是朝臣們焦頭爛額的討論對策

及軍情，竟然是王振下令將大軍及車駕停駐

在土木堡一天一夜。土木堡地勢高隆，近無

水源，人馬飢渴難耐，且為敵軍行進的要衝

之路，思及在半路上所偵察到的敵軍紮營炊

食的新痕跡，如果敵人在這時候進攻……徐

霆不禁感到一陣惡寒。一撩戰袍，徐霆匆匆

見過幾位同僚，便直奔中軍帥帳，等不及通

報，徐霆逕自進入帳中，一瞧見王振，徐霆

心裡那氣便不打一處來，他開口道：「報告

大人，敵軍已近在咫尺，您沒見到屬下派來

回報軍情的人嗎？」那聲音嘶啞得令人膽戰

心驚，裡頭醞滿了發怒的前兆。王振抬起頭

淡淡的覷了一眼，懶懶開口道：「當然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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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後頭還有一千餘輛輜重車未到，停一

會兒罷了，這不是等下便要啟程了嗎？」正

要開口，徐霆卻吞了聲愕然望向地面，王振

狐疑的看一眼，說：「這又怎麼了……」話

還沒說完，王振也驚恐的瞠目結舌。大地，

如地牛翻身般轟然震動著，遠處傳來一陣氣

勢萬鈞的殺聲，碗大的馬蹄奔騰在大地上，

地面隨之顫抖，馬過之處揚起的黃沙鋪天蓋

地的颳來，放眼望去土木堡從四面八方湧出

無數的韃子軍，黑壓壓一片不下萬人，鐵

甲、武器亮晃晃的閃煞了眼，一支飛箭呼嘯

而過斜插進離王振幾寸不到的帳棚拄木上，

尾翎還兀自不停地抖動，徐霆一個機靈驀的

拉開嗓子大喊 :「備戰！！韃子攻來了！保
護皇上！」明軍驚恐的從帳篷中衝出，將領

們開始集結軍隊，但一切都太晚了，先是一

個、二個、接二連三的，在甬道旁死命固守

山路的防線開始出現缺口，一人、兩撥、數

百萬千的，剽悍的韃子軍，睜著殺紅的雙

眼、揮舞著染血的兵器、狂吼著不成句的話

語，如電如風如駭人的殺神般捲進了防衛

線，隨著明軍淒厲的哀嚎灑下一片血腥，明

軍開始潰散，人人被這殘忍的氣勢陣仗給沾

染，對將領的命令恍若未聽，腦中只有一個

字：逃！

怎麼辦？徐霆腦中飛快轉著，人馬兩

日滴水未沾，身心疲憊，未攻便全軍自潰，

自己怎麼辦？帶著三百個人，叫他們一起下

去送死嗎？不！決不！我一定要找個挽救的

辦法，我該怎麼做？咬咬牙，徐霆往最近的

馬跑去，一個縱身上馬，吆喝一聲奔往他的

三百親軍，那三百人佔據高地，一邊放箭壓

制韃子，一邊也在尋找著他們的徐將領，

眼中透出一股焦慮但更多的是對韃子的怒

火，相較其餘四散的明軍，他們顯得鎮定又

強悍，越來越多明軍也向這邊靠攏，支援

著彼此，那三百人一看見徐霆都按捺不住

地欣喜，徐霆毫不停滯的奔去，大聲說道 :
「張宗宣你固守在此，韃子一時半刻還上不

了山。」又轉頭向另名校尉說道 :「張宗書
你帶五十人去火藥庫拿大將軍砲及彈藥。等

我的指令發射！」「徐志鴻你帶六十人和我

一起去前邊。走！」一聲令下各方人馬迅速

動作，徐霆帶著人往前方奔去，一面集結四

散的明軍，一面聯繫被衝散的將領，終於大

部分的人聚集到了高處，人人都還帶著驚

恐，這時神機營統領，即是目前最高軍階的

吳邪站上前去，望向下邊士兵，那眼神帶著

威嚴怒氣，更帶著的是對低迷士氣的痛心，

黑色深邃的眸子如一片無際的深潭，只輕輕

一掃，便吸走了所有人的不安，當下一個個

吵得沸沸揚揚的士卒都噤了聲，吳邪緩緩開

口：「下邊是窮凶極惡的韃子，上邊是御駕

親征的皇帝，如今韃子攻來只懂自己逃命，

你們還是明軍嗎？乾脆把自己貼個宋字，正

符合你們的窩囊！各方將領重新帶隊，從左

右山路迂迴而下，大將軍砲準備，炸敵之後

開始突圍。第一、遇敵而逃者斬！第二、驚

慌亂軍令者斬！第三、殺韃將領者賞萬兩！

三條規則記住，現在立刻行動！」轟然一聲

諾，所有士兵被吳邪淡定的表現感染，開始

重整軍心。

一夜砲火無休，廝殺吶喊聲不斷刺激

著神經，人人都已精疲力盡全靠著意志力同

眼前同樣傷痕累累的敵人戰鬥，嗚嗚─嗚

──，韃子的號角響起了，所有韃子軍開始

撤退，棄甲曳兵，滿地的屍骸與腥羶，灰濛

濛的天邊突然被一道曙光射入，如舖下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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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燦的地毯，火紅的太陽映出一片的血紅與

滿地的淒涼、映出一種慘絕的勝利，徐霆反

射地瞇上眼，死裡逃生、斬殺韃虜、御駕親

征都突然離他好遠，每天都可以看見的日出

突然變得好美，不知是誰先喊出萬歲，不知

是誰先開始歡呼，那喧鬧的歡樂被眾人托得

好高好高，高過戰場，高過皇輿，高過黎明

的霧氣，也高過──遠處北面那群蓄勢待發

的十萬也先大軍。

張瑞芬
 ╱ 評語

這個故事是明朝歷史劇的一個片段，作者在敘事上，結合了歷史演義與民間俗講的風格，很有復古意味，
在當前新世代小說寫作中是相當少見的古裝劇品類。在劇情推展上雖有一些小瑕疵（例如太監成了國師與
以寡擊眾的合理性），但語言很有魅力，前景可期。

許榮哲
 ╱ 評語

行文頗有氣勢，讀來熱血沸騰，作者是個寫歷史小說的能手。但在此一短篇小說競賽裡，作者應該思考如
何剪裁，才能使人物、故事集中，以免給人一種雜亂、無法駕馭的長篇之感。建議作者可以採用單一人稱
敘事觀點，將有助於簡化、說完一個完整的故事。更重要的是，將有助於深入角色的內心。


